
B4 NINGBO DAILY
记忆

2023年1月17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顾 玮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风 物

回 味

乡 愁

慢时光

颜文祥 文/摄

像一颗闪亮的明珠，镶嵌在
松 林 竹 海 中 ； 像 一 面 绿 色 的 镜
子，置放在青峰秀岭间。如果说
余姚陆埠镇是一幅充满诗意的山
水画，那么，陆埠水库无疑是这
幅画中最动人的地方。

陆埠水库位于姚江支流陆埠
大溪的乌石山脚下，距下游的浙
东名镇陆埠镇只有 3 公里。如果
从余姚城区出发，沿陆上线大约
半个小时的车程，翻越西岙岭之
后，就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陆埠
水库了。

陆埠水库的主色调只有一个
字，绿。春的嫩绿，夏的浓绿，
秋的深绿，冬的青绿。当然，春
的嫩绿中还有一团团的红，那是
山坡上映山红的热情；而冬的青
绿中则有一点点的白，那是山顶
上还没有融化的雪迹。陆埠水库
看上去并不是很开阔，两岸青山
仿佛是大地母亲的两只巨手，紧
紧地把她抱在怀中。大坝不远处
的水面上，耸立着一座浓绿如黛
的小山，这小山像一块翡翠，挂
在水库的胸前。目光越过小山，
又是一脉如玉带般飘逸的山岭，
起起伏伏，一直延伸到一个叫袁

马的村庄。正是这条玉带，把水
面一分为二，青山倒映在水中，
就像一行行的诗朦朦胧胧地写在
一幅山水画的留白处，别有一番
风韵。也因此，陆埠水库尽管库
容面积达 2871 万立方米，但看上
去一点也没有波澜壮阔的感觉，
反倒有一种小家碧玉的味道。但
这种小家碧玉是深邃的。

其实，走近陆埠水库，不单
单是为了体悟山水的灵动，还应
该在亲近山水之时感受红色的情
怀。是的，陆埠水库的四周，每
一寸土地都充满了传奇，许多地
方浸润着革命先烈的鲜血。

陆埠水库的上游是一个叫袁
马的山村，有着“养生福地、阁
老故里”的美名。当年四明山上
的抗日游击战，有几次曾在这里
响起枪声。翻开余姚的革命史，
就 有 着 关 于 袁 马 可 歌 可 泣 的 一
页。1942 年 10 月 10 日晚，新四军
三 北 游 击 司 令 部 根 据 “ 坚 持 三
北、开辟四明、在完全占领四明
后，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
针，由谭启龙、何克希率领司令
部政治部机关人员、四中队和教
导队的官兵向四明山挺进，于 14
日在石门遭到国民党慈溪警察大
队 200 余人的偷袭，在何克希司
令的指挥下，我军投入战斗，并
取 得 了 挺 进 四 明 山 的 第 一 仗 胜
利。之后，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选

定以袁马村为中心，分别设在袁
马大洋弄和大洋弄不远处的横地
塍，由此揭开了新四军创建浙东
抗日根据地的帷幕。

离开袁马，沿袁毛线而上，
很 快 就 到 了 一 个 叫 余 鲍 陈 的 山
村。离这个山村不远有一个叫草
茅庵的地方，它就像一粒革命的
火种，点亮了当年的整个四明山。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浙
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在四明山
区留下了不足一百人的干部和工
作人员，分散隐蔽在各地，坚持
斗争。1946 年 6 月，蒋介石发动
全面内战后，反动当局对四明山
进行了大规模清剿。当时分散隐
蔽在深山里的同志，紧紧依靠群
众的掩护和支持，遵循“保存力
量、等待时机”“依靠群众、依靠
山地”的策略，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

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疯
狂“清剿”，1947 年 5 月 11 日，中
共四明山工委在陆埠镇孔岙村附
近的“集中公馆”召开会议，提
出了“从隐蔽坚持转变为发展游
击斗争尽快创建主力武装，用军
事打开局面”的指导方针，决定
把分散在四明地区的各县武工队
集中起来，建立一支四明武装。
1947 年 5 月 15 日晚上，在陆埠镇
余鲍陈村西北山上的草茅庵，中
共四明工委的顾德欢、陈布衣、

朱之光、钱铭岐等领导同志及武
装人员和地方干部共 70 余人，集
合在一起举行了四明主力武装成
立 大 会 ， 组 建 起 了 一 支 人 民 武
装，这就是浙东人民革命史上著
名的“草茅庵建军”。尽管这支队
伍当初只有指战员 43 名，但它实
现了四明山地区从分散斗争向公
开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对
四明地区乃至整个浙东革命形势
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陆埠人民为了缅怀革
命先烈，在陆埠水库下游的撞钟
山上建立了一个红色主题公园。

撞钟山位于陆埠镇南首，青
山碧水，景色优美。在革命战争
年代，撞钟山麓曾发生过悲壮的
洋菜厂事件。在撞钟山西麓还埋
葬着在梁弄狮子山战斗中壮烈牺
牲的王志祥 （又名王履本） 烈士。

红色主题公园由陆埠镇离退
休 老 同 志 发 起 ， 自 1997 年 春 至
2006 年 先 后 投 入 资 金 260 余 万
元，大部分资金由党员干部和社
会各界热心人士及部门捐助，分
四期建成革命烈士纪念碑与钟山
亭等。革命烈士纪念碑碑名，由
抗战时期浙东区党委书记、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谭
启龙同志亲笔所题。

如今，走近陆埠水库，印入脑
海的不仅仅是一片秀丽的风光，还
有一段值得缅怀的峥嵘岁月。

深邃的陆埠水库

林亚玉

阿强嫂是村里的志愿者，经常
去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去年重阳
节去看望老人时，有位阿婆几次提
到红酿豆腐，说用苋菜股卤制作的
红酿豆腐真好吃，梦里也想着年轻
时做红酿豆腐的情景。她的话引起
好几位老人的共鸣。有位阿公回
忆，当大人磨好豆时，几个小孩直
奔石磨前，用手指头刮磨槽中残留
的汁液，嘴不住地吮吸指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今年春
天，阿强嫂特意在门口的花坛上撒
下苋菜种子。阳光、雨露将苋菜苗
哺育得嫩艾艾，“小菜妹”人见人
爱。阿强嫂见“小菜妹”可以移植
了，就在一畦田里栽种好。到夏
天，苋菜成了“女汉子”，秆子挺
拔，长势喜人。立秋时节，苋菜已
跟阿强嫂齐耳高，秆子壮壮实实。
满心欢喜的阿强嫂在苋菜面前自言
自语：“你们可派大用场了。”她留
下几棵作种，其余齐根斩下，撸去
老叶，把茎斩成一段段，用盐腌在
甏里。过些日子，投入些许生黄
豆，意在让它们相亲相爱，更好发
酵，制造臭味。

早在芒种时节，阿强嫂就在另
一畦田里点播上了九月毛豆。“豆
朗 （间距宽） 多荚，麦朗多叶”，
那间距须掌握有度，每坑里放进两
三颗豆子，交错着放。为了防止虫
咬和蛤蟆偷吃豆子，她还特意在上
面覆盖了麦芒。待豆苗拱出土，她
更是关注：锄草、打豆脑。功夫不
负有心人，豆花开了，先中间，继
而向上开。豆荚长出来了，艳阳抚
摸着它们，它们一天天胖了起来，
一嘟噜一嘟噜，惹人怜爱。中秋节
时，可以采摘一部分了。阿强嫂走
在田塍路上的脚步非常轻快。

大多数毛豆成熟了，既不嫩也
不老，制作红酿豆腐的好时机到
了。阿强嫂挑选最饱满的豆子，剥
去壳，在水里汆熟。冷却后，注入
苋菜股卤。在小石磨上，细细地
磨，嫩黄的、稠稠的豆汁流入磨槽
下的甑中，又用勺子舀到玻璃瓶里
分装。阿强哥最近拔了几颗蛀牙，
咀嚼食物不大如意，柔润、凉幽
幽、臭中透着鲜、臭中透着甜的红
酿豆腐，令他胃口大开。孙辈们吃

过麻辣豆腐、绍兴臭豆腐，也吃过
红乳腐、白乳腐，却从未尝过红酿
豆腐。当红酿豆腐上桌时，他们先
是闻到了臭味，皱起了眉头。见爷
爷吃得津津有味，孙女小心翼翼地
用筷子蘸了一点，慢慢地，她品出
了味道，跟表弟说：“好吃！”外孙
学着他姐的样子尝了一口，脸上也
绽开了笑容。一碗红酿豆腐很快见
底。

阿强嫂乐呵呵地给一家人讲述
“红酿豆腐”的名字来历。据老辈人
说，北仑三山狮子岭脚下，有个年轻
的石匠师傅用黄豆糊救活了一位老
汉，并且护送老汉回到岭那头的家，
还坚持天天越岭送豆糊。365 天过
去了，老汉身体恢复如常。老汉的女
儿与年轻的石匠互生爱慕之情，有
情人终成眷属。从此，豆糊为红娘的
故事在当地广泛流传。“红娘豆糊”，
与方言“红酿豆腐”谐音，宁波地区
的人都称此菜为“红酿豆腐”。

此菜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是
地地道道的季节菜。孙女问：“现
在黄豆、冬瓜一年四季都有，臭冬
瓜卤不也可以代替苋菜股卤吗？”
阿强嫂回答：“物以类聚，九月毛
豆与苋菜股卤搭配才有真味。”外
孙问：“用豆浆机榨，不是比石磨
更 方 便 、 更 省 力 吗 ？” 阿 强 哥 回
答：“方便是方便，但味道就是不
一样。”阿强嫂接着说：“商家不会
去做这没啥利润的生意。”阿强哥
不 无 遗 憾 地 说 ：“ 现 在 的 人 图 方
便，喜欢买现成的。红酿豆腐快要
绝迹了。”孙辈们说，“我们把它推
荐给电视台 《舌尖上的美食》 吧，

‘农家乐’里可以推出此菜呀。”
孙辈们自告奋勇地提出，由他

们去敬老院送红酿豆腐。

红
酿
豆
腐

张晓红/文 顾 玮/摄

家乡北仑大碶，是个水乡古
镇。

从前人造屋，会先筑路。夯
基安柱立宇，恭请石匠师傅坐上
首，百作手艺，石匠为先。老石
匠会要求主人家先铺设好屋四围
的 石 板 路 。 这 大 屋 周 围 的 石 板
路，称为“官路”。

行官路也有行官路的规矩：
空手让扁担，轻担让重担；有老
人孩童独自行走，需上前询问或
尾随同行，以示关注；遇乞丐挈
篮回家，要上前招呼：“发财人客
来啦！”借机看一下是否空篮。是
空篮，要往内丢几个铜板或可食
之物。

小时候，当我们跟随母亲从
“碶上墩”古桥走进弄巷中的石板
路时，市井喧嚣远去了。石板路
如一条条月白色的绸带，柔柔地
迤逦通幽，如画如梦。有淡淡的
泡桐花和桂花的馨香，从高高的
马头墙上弥散开来，黑漆斑驳的
木板门旁，闲坐着看街景的安详
老人⋯⋯

乡村中的石板路，能容纳农
人满满谷箩担的重压和沾满泥粪
双足的踩踏，也能承载红白大事
吹拉弹唱的喜怒哀乐。

那时，我们住在有河流、水
田环绕的周隘陈村。村里有一幢
叫“中书第”的陈姓大屋，大门
开在大路中央朝正南，大门口往
东西向的大石板路，被称为“中
书第大路”。我常常和小伙伴们一
起，在黄昏淡淡的夕阳余晖中，
行走于这条石板路上去看电影，

大路中央有未及铲去的一堆堆老
牛屎，“中书第”乌漆大门口还晒
着一节节金黄的稻草。

我家当时住的是“王万生”大
屋。大屋北墙外那条少有人行走的
大石板路，被称为“王万生大路”。
站在这条石板路上远眺，可以看到
老贺、前宋等几个村子。我们吟着

“青石板，石板青，青石板上钉铜
钉”的儿歌，在石板路上玩“造房
子”，玩“老鹰捉小鸡”⋯⋯

我们还喜欢在大门口的稻田
沟渠和石板路交界处铺设的“起
翘石板”上玩。这“起翘石板”，
从前是为了防强盗而铺设，我们
却把它当作“跷跷板”，一人踩一
头，“咯笃、咯笃”地踩，真好
玩！

冬天的晚上，有打更的老爷
爷从石板路上走过：“家家楼上楼
下，灶口地缸，火烛小心⋯⋯”
竹梆“梆”一声，脚踩起翘石板

“咯笃”一声，在空寂的冬夜格外
清越好听。

有一年夏天，有小偷把冷饭
筲箕偷了去。我们几个小孩准备
着，待晚上起翘石板“咯笃”响
了，就起床来喊捉贼。

正当大家听见声响要喊时，
却被母亲拦住。她说从石板路重
重的脚步声中，听出是可怜的阿
通 ， 他 又 聋 又 哑 ， 手 脚 都 有 残
疾，干不了活，就随他去吧。

转 眼 到 了 腊 月 下 大 雪 的 天
气，北墙外的石板路上有了厚厚
的积雪，我们在那打雪仗、堆雪
人。傍晚，王家阿娘说：灶根间
只能关门不能落闩。落雪天，阿
通不能出去讨饭了，肯定要来倒
冷饭，省得他开门麻烦。于是我
把一碗饭和一碗燥蒸咸齑放在汤
锅边。

可到了第二天早上，阿娘和
其他人都没发现阿通来过，一连

几 天 都 没 来 。 阿 娘 就 拄 了 根 棒
头，挪到积雪还很厚的北墙外的
石板路上去张望。阿通是老贺村
那边人。白茫茫的石板路上，印
下了阿娘一串浅浅的尖俏俏的脚
印，和圆圆的小孔似的棒头印。
哪有阿通的身影？

记得小时候过年，母亲常常
带我们去中街的“天宝堂”王家
阿太家。中街所铺设的石板路很
考究，用的是朱家尖运来的白色
带青的大石板。从正月十四上灯
夜起，“天宝堂”门前宽阔平整的
石板路上，就有一班班行灯会的
人来舞龙、耍大头和尚。管门的
老伯把赏钱用小布袋装了，赏钱
发得“手骨酸”，一直要热闹到正
月十八落灯为止。

母 亲 讲 过 ， 陈 布 雷 先 生 是
“天宝堂”的女婿，母亲唤他的夫
人为姑婆。那一年，新女婿第一
次上门，虽然他事先关照过不喜
欢张扬热闹，但当家太公知他是
望族名门的公子，认为不能失了

“天宝堂”的面子，还是以隆重的
礼节相迎。他们请来一班吹行乐
队 ， 和 “ 天 宝 堂 ” 所 有 男 丁 一
起，分列大路两旁，恭迎贵客来
临。

派去打探的两名仆人飞奔来
报，说有三名轿夫相随的布雷先
生 的 大 轿 ， 在 古 桥 东 街 那 边 停
驻，先生下轿，托帽在手，从桥
上沿着石板路步行过来了。石板
路上，围观者人山人海。

“就是这条石板路吗？”我问
母亲。

低头看，一块块规整的青石
板，厚薄匀称，透着淡淡的玉青
色的柔和光泽，质地纹理细腻光
滑 ， 犹 如 大 理 石 —— 这 用 来 玩

“造房子”游戏，多好！

履痕依稀石板路

石板路连着乡愁。

蔡体霓

走上老江桥，朝东右行，记忆
里的百丈街，与眼前的景象常常在
脑际里叠影。

老江桥东堍有条灰街，小学同
学海林的外婆住在靠江边的两层旧
楼里，后门就是江堤。站在那里，
看桥上车来人往，望桥下，江面上
的景色更是神奇。55 年前，海林
的外婆来上海时，正巧我在海林家
里，与她相识，后来我家人每年来
甬和她来往。外婆一张圆脸生得慈
眉善目，待人真挚，助人不言，和
我祖母成了知交。我们返沪时，她
常立在家门口目送，含着依依不舍
之情。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在灰街
的这栋旧楼里住过几天。踏上木
梯，二楼的地板、木窗亦会震动。
前楼墙上挂着旧时的两幅彩色的
画，记得其中一幅画的内容是一人
在有篷的船上摇着橹，寂静的河，
岸上是寺院的墙。

在通往百丈街的路口处，有一
家肉铺，还有一家豆制品店。天还
未亮，忽闻人声，不多时，即归平
静。晨起开门一看，原是排队买豆
制品的居民散了。

朝东走，过了灰街口，就见楼
茂记。当年那里较好的酱油 1 角 9
分一斤，有豆腐干的香味。1968
年春天，我曾买过几斤带往上海。
楼茂记是典型的旧式店家，有木头
窗门、木头柜台，有褐色与淡黄的
缸甏，店堂里散发着一股酱香气。
后来，我调到宁波工作，去楼茂记
买酱油酱品的机会就更多了。

楼茂记店面有个转角，靠百丈
街的一面，隔马路有一家东海照相
馆，它的隔壁是新华兴理发店。照
相馆的展窗里陈列着多幅人像照，
透过理发店的大玻璃可以窥见顾客
坐在转椅上。沿着这些店面，继续
朝东移步，即到邮政所门口了，人
行道旁有一只绿色邮筒，我时常去
那里买报纸杂志。37 年前，在轮
船上，同舱遇到一对母子，均是邮
电职工，他们说百丈邮政所是宁波
较大的一家邮政所，曾在那里工作
过。

那时，我上下班乘坐厂车，停
靠点先后在姚江北岸和战船街那
里。上班与归家都从百丈街上经
过。早晨从潘火桥骑自行车到七塔
寺旁的糕点店停一停，买糖糕糯米
饺之类的点心。或再朝前至大戴家
街口的“赵大有”，买上两只青团金
团。深秋初冬，天日渐短，下班晚归，
经百丈街，已是万家灯火。过了黄栀

花弄口，有一家副食品商店，店面较
宽阔，店内的光照亮着路面，我常在
那里买点零食带回家。

经过副食品店，隔了几家居民
住户，有一家小小的烟杂店。常见父
女俩在内，父亲短发已白，女儿将近
中年，梳两角短辫。前是店堂，中间
隔层板壁，板后见楼梯，家门在后
面，收拾得很干净。在那店里，我买
过蛤蜊油、帆船牌线团、信纸信封这
些小东西。日子平常，时光平静。

此烟杂店离华严街口不远，斜
对面有条广福街。这路名曾引起我
的兴趣，过去我所住上海城隍庙旁
的街亦叫广福街。经过百丈街，就
见广福街的口上有一小平屋，玻璃
窗上写着“理发”两字，剃头师傅
60 岁朝上了。1986 年我刚调到宁
波工作，去那店里剃头，他一边剪
发 一 边 喃 喃 自 语 ：“ 这 样 清 清 爽
爽。”

广福街旁有一户人家，摆了书
报摊，我曾在他家包月订阅沪上晚
报，每日下班路过去取。有时晚
了，他全家正吃饭，会说上一句

“车子慢慢踏”。从此处朝西走上一
段路，有一家煤饼工场，门面敞
开，远远听见轧压煤饼的机器声，
边做边卖。同事送了我一张煤饼
票，到了星期天，我向邻居借了手
拉车，去那工场买煤饼。煤饼用塑
料布团团围牢，一路颠簸，拉到潘
火桥时，煤饼已成煤粉，只好掺水
搓煤球了。

岁月的气息，在生活的细节里
静静地呈现出来。如今路过此地，
昔日的百丈街重新回到了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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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埠水库风光。远眺陆埠水库大坝。


